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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拾贝玉

为酒水工匠造像（组诗）

姻（四川）凸凹

一滴最好的水
———致茅台酿酒大师季克良

我曾以一名茅粉的身份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那个小镇
听酱香的赤水讲述过你的传奇
从一滴流动的凝固里
见过雪山之巅
你那双冰一样布满火焰的手
———那几乎就是茅台一词的形状
而住在你命里古窖中的河流
正在沉睡与大梦中，以你的执念
做造山运动般的发酵与提纯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
一滴水

味道的训练
———致五粮液勾兑师范国琼

二十四岁，开始品酒
让味觉，长出眼睛、耳朵和鼻子
让酒味，严重教育自己。入行三十八年
她一直在用品酒的技艺勾兑酒
一直在用自伤和自强的美学逻辑
与水成为一点不水的酒朋友
为当好父亲范玉平的衣钵传人，两万斤白酒
充当时间的教官。为保全酒的道义
她全身而退，素面朝天，远离了
麻辣味、胭脂味，包括铜臭味在内的首饰味
她丈夫说，一个女人的化妆日课
她只在结婚时才有过一次

有一种烈马叫白酒
———致国家一级品酒师罗燕

女的要么不端杯，端杯不让须眉
这话似乎专为罗燕发明
虽然我并不知道她酒量大小
虽然她的邛崃，在全国区县中酒量第一
如果说，有一种烈马叫白酒
罗燕的作品就叫《产马记》《驯马记》《相马记》
你别说，邛崃的马还真不少
除了液体的白马，还有驮铁的马，私奔的马
南丝路的马。所有马都认识她
她也能喊出所有马的名字
她的面影与味觉，只要用马的水镜一照
就立马出来。世界就安静了

一个人的水利志
———致水利专家李铭

金堂有毗河、中河、北河。三条河的上边
又有无数河。所有河在金堂的集合
称为沱江。这个意思是，金堂的水很多
很不服管。鳖灵管过，李冰管过
文翁管过，各朝各代的能吏干员管过———
都管过，都不能管得一劳永逸
时下，是一位叫李铭的人在干着这管水的活
李铭也是官，是比七品芝麻更小的官
较之古人，他不仅可以让水去灌溉胃
灌溉田，灌溉舟，灌溉百工作坊
他还可以，水变电，燃烧，让看不见的水
去往水不能想象、更无力到达的远方

成都地铁工人的风景（组诗）

姻（四川）冉杰

1
以钢的坚硬，切割了道路
用钻的锋利，深入泥土
掘地三尺，把这片土地撕裂一个
不透光不通风的伤口

一年四季，不知花开花谢
一天 24 小时，不见日出日落
头盔上的一束光芒，穿越了身上的尘埃
穿不透深不可测的泥土

很深的地下，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流水如列车，碾碎了一段污垢的岁月
远方很远，用脚丈量过的地方
是一条深深的隧道，很像蓝天上的彩虹

2
每一个站台，都是一次转折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东西南北中
随意流转，小小的站台
疏通了成都平原的每条经络
地铁工人很像一个小小的蜘蛛
把众多经络织成一张网状

地铁出入口，到达终点的驿站
一进一出的色彩，缀饰了春夏秋冬
每天的新陈和代谢，让蓉城越来越年轻
穿梭在人流中的地铁工人，仿佛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历经了一次人生的轮回

3
用太阳神鸟展翅飞翔的姿势
以光的速度，从龙泉山到龙门山
穿越金沙遗址和宽窄巷子之旅
成都在地铁的轨道上廷伸，历史的距离
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缩短，呼啸而过的
三岔湖和兴隆湖，荡漾起
金马河的粼粼波光，地铁工人
滚落的汗珠，润滑了铁轨上的风景

这道风景线，在地下缓缓流淌
一张小小的车票，翻过去是地面
翻过来是地下，从地上到地下
从地下到地面，只需验票员轻轻一剪
一个很小很小的票口，如开挖的路面
里面的风景，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父亲的扁担（外一首）

姻（江西）钟秋生

父亲的扁担
来自村后的竹林

一路跟随父亲
挑着日月和生活
左肩换右肩
右肩换左肩

父亲的扁担
有时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
那是担子太重
父亲内心在呻吟

父亲的扁担弯后会直
父亲的身躯弯后越弯
父亲的扁担
在父亲逐渐展开的笑颜里神采飞扬
父亲两鬓的白发
在日月轮回中闪亮登场

父亲的扁担
在父亲休息的时候不一定休息
因为太累
父亲扶着扁担站一会儿就算停歇
更何况他经常枕着扁担畅游梦乡

农历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父亲永远留在梦乡
父亲的扁担
肃立在老屋墙角
在慢慢远去的哀乐声中
坚定地站成了竹的模样

香樟树下的兄弟

城里的香樟树
在今年夏天
终于长出了新绿
叶子欢欣鼓舞
直至次日凌晨泪眼朦胧

进城务工的兄弟
躺在树底下，头枕双手
鼾声如雷

他不知道
香樟树来自他的故乡
去年夏天还被挂上
装满药水的吊瓶

进城务工的兄弟
渴望进城立足
却从未想过在城里扎根

春播（外一首）

姻（江苏）刘智永

春燕的歌谣
唤醒了冬眠的蚯蚓
暖暖的风儿牵着牛的鼻子
犁梢默默不语
仔细揣摩翻开的每一页春泥

银犁在大地的扉页上书写春播
牛蹄画上一个又一个句号

快乐的牛尾巴
在老汉的吆喝声中舞蹈
一幅幅流动的牧耕图
被蜂拥而至的农家乐游人卷走

中秋

家乡的炊烟
爬上高高的云端
寄托母亲缕缕丝情
召唤回归的女儿

天堂的奶奶
把月饼挂在夜空
照亮茶马古道

又是中秋月圆时
天空散发着乡愁味道
思乡的小鸟
飞向了老屋的怀抱

善建者
———记华西集团天府国际机场

T2航站楼建设者
姻（四川）李漩

天色微亮
木匠们早早来到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
他们用钉子
把模板牢牢钉在方木上
那较真的模样
好像
他自己就是钉子

钢筋工们
把钢筋截断，弯钩
用扎丝一一绑牢
他们一丝不苟
把太阳神鸟的骨骼
构造得雄伟

让太阳神鸟有血有肉的
是混凝土工
他们把嗡嗡作响的震动棒插进混凝土
就像把犁深深插入土壤
青春和汗水，在翻耕中凝结成图腾

电工师傅们
争分夺秒地埋管，穿线，安装开关
他们为腾飞的神鸟
打通血脉

贴瓷砖，刷涂料，粘墙纸
装修工们给神鸟内外穿上漂亮的外衣

天府机场的每一座建筑
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工人
身份却是农民
他们的根在黑色的土地
他们的头颅屹立在城市之巅

我们家的小鱼塘边上的菜地有一株木槿

花。那是在大哥小的时候母亲亲手种下的，奇

怪的是，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种这木槿花，唯

独母亲去种它。

木槿花树种下后，母亲很少去侍弄它，只

是摘菜路过的时候偶尔弯下腰，把它树干周

围长得太高的杂草拔一拔。给菜园施肥的时

候，母亲朝树底下顺便扔下几把猪粪，算是给

它最丰富的营养了。

这株木槿花枝干壮实，皮青中带灰。冬天

的时候，木槿花树上掉得一片叶子也不留，上

下光秃秃的，轻装挺立在那里接受风霜雪雨

的洗礼。但一到第二年春天，它就呼啦啦地开

出又长又大的叶子，把不大的树冠挤得满满

当当的。它那叶子葱郁青翠，在阳光下泛着

光，特别是一阵阵微风吹过，叶子之间互相摩

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可它也不急着开花，

等到南方梅雨季节、百花皆休的时候，它却傲

然怒放出紫中带红的鲜艳花朵来。

要知道，南方的梅雨季节不是那么讨人

喜欢的，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家里的墙上和地

板上到处挂满了水珠子，空气湿得用手一拍

都能砸出水来。

这时候的天气阴晴不定，一会儿艳阳高

照，晒得人们无精打采。一会儿电闪雷鸣，雨

下得稀里哗啦。气温也上蹿下跳，人们一会儿

穿着夏衣，一会儿裹着厚实的秋衣。所以厚的

衣服也不敢收纳入柜，只能晒了又临时收在

一边，被湿气打湿了又再晒。蔬菜瓜果更是青

黄不接，叶片类的蔬菜被不依不饶的雨水直

接打烂在地里，家里餐桌上的蔬菜基本上只

有瓠瓜，掺杂着一些苦笋、咸菜、萝卜干等腌

菜过日子。无菜的日子里，天天考验着家庭主

妇的应变能力。

虽然这个梅雨季节是南方家庭主妇最

累、最烦的时候，但我也没有发现母亲唉声叹

气、怨天骂地过。我只是发现母亲在这个季节

里更忙些。因为，她每天一大早就忙着去采摘

盛开的木槿花。

母亲去采木槿花的时候多数都是下雨

天，所以母亲经常带着一身的雨水、泥水和一

篮子鲜艳的木槿花回家。紫中带红的木槿花

一朵朵像喇叭，花瓣上面沾满了雨水，给人以

娇艳欲滴的美感。

这些木槿花母亲不是拿来观赏的，也不

是拿来养生美容的。母亲是要把它拿来做菜

吃的。有了它，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我们家的

餐桌变得多姿多彩，也让我们的口齿生香。

每当在田里干了一通早活的父亲看到母

亲为了去摘木槿花，搞得一身泥、一身水的，

总是劝母亲不要去，家里饭随便吃一下就算

了。母亲每次都笑着回答父亲：“没事，不就是

换身衣服吗，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况

且不去把木槿花摘了，明天就谢了，烂在地里

多可惜啊！”。在孩子的问题上，父亲是拗不过

母亲的。

我此生不忘的是母亲用木槿花最常做的

两道菜。一道是木槿花饭汁汤。一道叫木槿花

豆仔蛋。

做木槿花饭汁汤时，母亲小心地摘去木

槿花花座下的绿衣，洗干净，晾在菜板上，麻

利地敲开两粒蒜头，等到大铁锅里的火热了，

滴两滴油下去，再扔下蒜头，只听到“唰”的一

声，蒜头被油炸开裂得酥黄。母亲这才淡定地

倒下乳汁般鲜白的饭汁，然后盖上锅盖。然后

在菜板上叮叮当当切下几段葱花，把切好的

葱花扔进一个大钵头里。

锅里饭汁味道越冒越香的时候，母亲才

把锅盖掀开。这时的汁汤在锅里上下翻滚着，

母亲转过身，不慌不忙地端起菜板和木槿花，

菜板倾斜地挨在锅边上，一手把木槿花扫入

锅内。不一会儿，木槿花瓣就随着饭汁一起在

锅里翻滚，汤里白中有紫红，紫红中又有白，

就像一幅滚动的油画。

掌勺的母亲不断地用勺子搅动锅里的汤

汁。这时，忙活的母亲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像木

槿花般娇艳。忙着的母亲又像一个画匠，全神贯

注地在创作。在一旁等着吃的我，一眼看下母亲

的脸，一眼看下锅里的汤汁，看得如痴如醉。

当熟透的饭汁汤舀入大钵头的时候，葱

花也漂浮起来，绿绿的葱花就像木槿花的绿

叶，映衬着乳白的汤汁和娇艳的木槿花。虽然

是素，但却色香味俱全。

在高温驱动下，木槿花内的胶质呼啦啦

地释放出来，溶进米香的饭汁里，成了一道又

粘又稠爽滑可口的农家菜。

当我们迫不及待地举起汤匙去捞饭汁汤

里又香又甜又艳的木槿花时，母亲总要说一

句：“慢点，慢点，不要被烫着”。

等到家里有鸡蛋的时候，母亲就会做木

槿花豆仔蛋给我们吃。母亲的做法比较简单，

只是把木槿花洗净，切碎，撒下盐巴，和蛋打

在一起，放在蒸饭的木桶和米饭一起蒸熟就

可以吃了。当我们火急火燎地掀开桶盖时，鸡

蛋香味和木槿花香味扑面而来，鸡蛋的黄，木

槿花的紫、红融合在一起，美得让我们都不忍

心把筷子戳下去。

一个本是要舀泼弃去的糟糠汁，一个是

要落地化泥的木槿花，这两个毫无关联，平凡

得不能再平凡，甚至是要被丢弃的废物质，但

在母亲的巧妙的搭配下，竟成了养人的美食。

不仅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还滋养了我们正

在长身体的兄弟姐妹。

我不明白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村里

的人都知道木槿花是我们家的盘中菜，而他

们为什么不像母亲一样，种几株木槿花来调

剂一下餐桌。而在大家生活水平高、物质条件

好的如今，路边、田边种满了木槿花树，季节

一到，到处开满了美丽的木槿花，所有的农家

饭庄都主打木槿花饭汁汤和木槿花豆仔蛋这

两道农家菜。饭店里用一样的材料，一样的煮

法，但我再也吃不出妈妈煮的那个味道。

母亲去世后，我们从母亲亲手种下的那

株木槿花树切下一根枝条，在她的墓旁扦插

种下了一株木槿花。十九岁的它已枝繁叶茂，

也能在春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每年

清明节从异乡回去为母亲扫墓的时候，我和

爱人、哥哥、嫂嫂、姐姐等亲人都会走到这株

木槿花树前，伸出我们的手掌，轻轻地抚摸一

下它青翠繁茂的枝叶。

母亲说过：带着露珠的木槿花是最美的。

我还深深记得母亲微笑着的脸庞，如同木槿

花般清纯美丽。

时常在有鸟鸣的清晨眺望远处的风景。

有时穷尽目光，却看不见密密树林中小鸟的

藏身处，但温柔的鸟声，就这么绵软婉转地钻

入听觉，绕上发丝。音符，一颗颗流淌于怀，又

撒落阳光照彻的窗台。碧荫深处，凉意弥漫，

绿意阑珊。打开一扇心窗，聆听另一个安谧世

界的轻语浅言。这一刻，放空心灵，不考虑人

世间的虚虚实实是是非非短短长长。

蝉鸣只是喜欢把短暂的喜悦撒满翠绿的

枝叶，所以我们不必去挑剔它的鸣声如何悠

长单调，甚至聒噪喧闹。仔细聆听，自然界其

实有很多种声音。风声、雨声、人声、汽车声、

空调声、飞机声、建筑声、鸟鸣、蝉鸣、虫鸣等

等。这些响声，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当你

能清晰地感应到它，甚至抚摸到它的筋脉，以

穿透的力量从声音追溯历史，追溯久远年代，

而那些反馈回来的无声画面，一幕幕那么真

切地回放眼前，那就是一种真切的生命存在。

夏，是热闹的。不止一些动听或喧闹的各

种声响，还有混杂的各种芳香。淡淡的甜，幽

幽的香，如浅浅的幽幽的故事妖娆流淌。紫薇

的轻盈曼妙，月季的玉立窈窕，蔷薇的娇艳欲

滴，荷的皎洁清朗，天人菊的清丽鲜艳，虞美

人的婀娜多姿，还有劳作的割草机嗡嗡声里

飘来的阵阵草香。走近芙蓉树，粉红的芙蓉花

散发的甜香会盖过其他的花香，迷醉嗅觉。树

在忙着开花、谢花又结果。蜜蜂与蝴蝶沾满花

粉，嗡嗡嘤嘤，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蝉儿

们忙着从土里拱出来，爬上树干，玩化蛹成蝶

让孩子们惊喜的魔术，在脱落壳的同时表演

优雅惊险的舞蹈。长长的蝉鸣穿透大树深处，

也划破脚下的土地，像湖中细密的涟漪，一波

接一波涌来。大自然在春来秋往的季节轮回

奉献着不同的风景，带给人们无比美好、愉

悦、舒心的感受，激发出人们对更美好幸福未

来的期盼与向往。

酷热的夏季，风过之处，树木花朵都漾满

笑意。坐过公交车无数次，在车上看见背着双

肩包的年轻大学生们快速地为老人让出了座

位，都是愉快而温暖的场景。我在的这个成长

中的城市，让人感觉愈来愈温馨与亲切、愈来

愈具现代化气息。公交车内的空调风刷新了

舒适的温度，而驾驶座外围设立的封闭式防

护门，则显现出人文关怀的温暖。

夕阳的余晖比任何时候都美得醉人。绯

红的天空成为一个巨大的调色板。艳丽缤纷

的色彩，笼罩着梦幻般的韵致。落日里的湖水

是浸满斑斓色彩的绸缎，闪着粲粲灼目的光

亮，光滑而细腻，温润而奇幻。大地、人们、树

丛、建筑，一切事物，都融进了夕阳浸染下玄

妙的风景。夕阳融进海中，思绪翻涌起雪白的

海浪。海风吹拂的云，飘进帆影，挂满思念人

的牵绊。距离遥远的信笺，随风进入视线。海

鸥啾啾长鸣，隔空而来。铮铮誓言，天边回旋。

往事，成为泛黄的底片，刻进时光的 CD，

描成黑白画卷。青春在加速器中成长，闪回无

数画面。心念，执着不变，感受更多的美韵雅

境，并为之震撼。

夏语心韵
■（山东）杨杰清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给孩子们带来了意

外的惊喜。同学们欢呼着，追随着飘飞的雪花，

疯跑在操场上。他们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不亦

乐乎。一双双小手冻得通红，肆意的雪球载着孩

子们的欢笑声飞掷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像

仙女散花那样带着孩子们情感的问候洒落一

地。雪，在孩子们的欢闹声中越下越大。

在校园的一角有几个女生一直就那么安

静地站着，专注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

她们的眼里溢满了怜爱。眼前的雪花就像一

只只美丽的白蝴蝶欢快地舞蹈着。雪一会儿

落在了她们的头顶上，一会儿藏进了她们的

衣襟里，一会儿站到了她们的肩头上。她们痴

迷于这样的雪景，乐意安享着这份灵动的美

妙，用一种虔诚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喜悦深

藏在了心底，生怕自己一声由衷的欢呼和自

己一个意外惊喜的动作会破坏了眼前的宁

静，惊吓到了雪花的心魂。她们默默地睁大着

眼睛看着，不去抖落满身的雪花，也不曾挪动

冰冷的双脚，就那样伫立在漫天飞舞的雪花

中，把自己也站成了雪地里的一道风景。偶尔

她们会仰起头让轻盈的雪花亲吻着自己的脸

蛋，丝丝冰凉化作了一丝温存的抚慰，她们的

脸上也挂满了甜甜的笑，仿佛自己也变成了

一片洁白的雪花似的。她们中有的伸出了小

手，任由雪花无声地飘落，一片一片融化在掌

心———我好奇地走到了这几个孩子的身边，

一脸惊讶地望着她们，还没等我开口，她们却

小声地问我：“老师，雪花有梦吗？”我猛地一

怔，原来孩子们有这么细腻的心思，在她们纯

洁的世界里藏着多么美好的想象啊！怪不得

这几个女孩子的行为有些怪异，她们是怕自

己莽撞的行为惊扰到了雪花的梦。“梦，当然

有！”我恍然大悟，不假思索地答道。望着孩子

们纯真的脸蛋我又笑着说：“不过，雪花的梦

只有大地母亲才能读懂。”同学们听完以后这

才似懂非懂地散开了。

每年冬雪来临之时，妻总喜欢与我携手

漫步在皑皑白雪之中。听着脚下“咯吱咯吱”

的响声，妻总会对我说：“雪花无声地融入正

是她们圆梦的时候！”我有些疑惑，妻就指着

飘落的雪花说：“你看，一片雪花就是一个生

命，她们晶莹剔透，一尘不染地来到这个世

界，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融入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滋养着万物生灵，悄

无声息地圆满了自己的人生。”妻的一番耳

语，让我茅塞顿开，对雪花我也有着一种特殊

的情感。在妻眼中，雪花是有灵性的生命，她

们不会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长久地停留在

无垠的天际之中，她们短暂的一生是为了孕

育新生命而存活的。我在惊叹之余，更对妻心

存感激，也只有像她这样心静的人才能聆听

到雪花的心声。

眼前的雪花依然潇潇洒洒，无拘无束地

漫天飞舞着。电话那头妻儿的欢叫声让我驻

足聆听，原来她们开始了一场雪天大战。曾经

有一个约定，在入冬第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

们打一场雪仗。儿子记得，我却遗忘。在这个

冬天也许儿子的梦想就是打一场雪仗，妻能

帮儿子圆满他的梦，而我却为了自己的梦放

弃了儿子的梦。

雪花也有梦
■（湖北）喻辉

姻（福建）虬田

母亲与木槿花


